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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五台山的佛牙
汪海波

（山东省汶上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山东 汶上 272500）

摘 要：北京西山八大处有“画像千佛塔遗址”，赵朴初和陈垣考证，这是《辽史》记载的咸雍

七年（1071）辽道宗置佛骨之“招仙浮图”。半个多世纪以来，此观点为史学界奉为圭臬。以画像千

佛塔遗址及其发现的“露盘”、“牙匣”等文物为研究对象，探讨辽金时代舍利崇拜、供养和瘗藏方

式，对“招仙”其地和“善慧”其人作深入剖析。研究发现：“画像千佛塔”并非“招仙浮图”，“招仙”

不在燕京；“露盘”不是塔刹上的相轮；藏置“牙匣”者，乃金朝初年来自五台山的善慧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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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山八大处有古塔残基“画像千佛塔

遗址”（以下简称“塔址”），近有“佛牙舍利塔”，

赵朴初《重建佛牙舍利塔记》（以下简称“赵

记”）载：

西山旧有辽代招仙塔，俗名画像千佛塔，

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寺僧扫除瓦砾得石露

盘，上写：“大辽国公尚父令公丞相大王燕国太

夫人郑氏造，咸雍七年（1071）八月日工毕。”随

后在塔基拾获一石函，启视有“沉香匣”，内贮

佛牙舍利一颗，匣上题记“释迦佛灵牙舍利，天

会七年（963）四月二十三日记，善慧书”。按《辽

史》记载“咸雍七年（963）八月置佛骨于招仙浮

图”，其时日与露盘刻文正合，造塔的燕国太夫

人郑氏，盖辽相耶律仁先之母，题匣之善慧乃

北汉僧人，宋初受宣秘大师赠号名，见《补续高

僧传》。至于天会七年（963），则北汉刘氏年号，

相当于公元963年，盖佛牙舍利初在北汉，后至

辽京，咸雍入塔，上距善慧题匣之岁，殆百有余

年……[1]

1962年，陈垣作《法献佛牙隐现记》[2]（以下

简称“陈说”），进一步考证说：此处发现之佛牙

乃“法献佛牙”。陈说佛牙入燕的历史为：

契丹入汴，单法物而北，至真定，契丹主死，

法物星散，刘高起太原，牙当于此时入汉。郭威

篡汉，牙又转棣北汉，曾为僧人善慧所藏，有天

会七年（963）题记……北汉与周宋为敌，与辽交

好，天会末宋数伐北汉。牙遂于此时入燕。至辽

咸雍七年八月，郑氏始将牙埋藏于燕京西山招

仙塔下。

本文通过塔址、“露盘”和“牙匣”等文物，参

考“五台山传志”等传世文献，探讨招仙其地和

善慧其人，旨在寻踪佛牙的由来。研究初步认

为：佛牙来自五台山。

一、解读文物信息

《辽代石刻文编》著录有咸雍七年（1071）
《千佛塔露盘题记》[3]，考释文字记：“北京西山
灵光寺内，原有古塔一座，俗称画像千佛塔。庚

子岁毁于炮火。塔上原有造塔刻石一块，刻有记

文三十字。”此指赵记塔墟瓦砾得之“石露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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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大尞国公尚父令公丞相大王燕国太夫人

郑氏造。咸雍七年八月日工毕记。

题记透露的信息：一是记载某项营造工程

“工毕”的时间，在辽道宗咸雍七年，即宋熙宁

四年（1071）八月的某日；二是供养人：尊号为
尞大 （辽）国公、加尚父、官居南京（燕京）府中

书省中书令（宰相）、赠封燕国大王（耶律瑰引

的遗孀），燕国夫人———郑氏。

考之辽史，耶律仁先（1013-1072）之父，名
瑰引，出于皇族孟父房一枝，生前官居南府宰

相，即燕京中书省中书令，死后追赠燕王。辽制

妻封从夫，郑氏故称“燕国太夫人”。题记之时，

瑰引已死数十年矣。太夫人年逾古稀，所谓“郑

氏造”也就是仁先造，实为家族供养。

当时的燕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契丹贵

族妇女尤其崇佛，营寺造塔风气十分浓厚。《辽

史·百官志》载，耶律仁先于清宁九年（1063）加
尚父、晋宋王，咸雍元年（1065）加“于越”，“终
辽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有极高的权力

和富足的财富，因母亲健在，故托以太夫人的

名义造塔（或寺院，或经幢，或佛像），有为母还

愿、为父荐冥的用心。耶律仁先在燕京建塔或

其他佛教建筑物，是有可能的。《辽史纪事本

末》记载：“咸雍五年春正月，准布塔里干叛，诏

晋王耶律仁先为西北招讨使，锡鹰纽印及剑，

谕以便宜从事……夏四月，西北招讨司以所降

准布酋长至行在。”[4]仁先于报捷当月病逝，距
燕京营造工事完成才八个月。

再说“露盘”。盘上的题记没有明确记载造

塔之事。发现的石刻圆盘命名为“露盘”，本身

就有问题。因为这个圆盘中央没有可贯穿刹杆

的孔洞，不似象征法轮的“露盘”。从千佛塔旧

照片上看，塔刹部分是由双层硕大的仰莲宝座

托以宝珠构成的宝顶。观其形制，应该不是承

重类的大型建筑物上的构件，而是某种小巧的

建筑或雕塑之部件。显然，千佛塔宝顶不会存

在这样的“露盘”。再者，千佛塔是八棱体，而石

碟是六棱形，不可能是此塔上的构件。露盘原

来所在的位置，很可能是在经幢或石塔上，如

佛塔附近的经幢或小型石塔上。

这件被称作“露盘”的刻石，无论是建寺还

是造塔、造幢、造像，甚或作为塔心柱的柱础构

件，都是于越宋王耶律仁先家族内部事务，只

能显示供养佛事而没有透露与佛牙佛骨有关

的信息，更与辽道宗没有瓜葛。如向南等辑注

的《辽代石刻文编》收录此“露盘”，记出自“画

像千佛塔”遗址，没有提到“招仙塔”这样的名

字；梁思成撰《中国的佛教建筑》描述过此辽

塔，且录有旧照片，注明是“公元11世纪建造的
北京灵光寺西面的砖塔”，也没有提到过“招仙

塔”的名字。查遍历史文献，无论是耶律仁先母

子，还是辽道宗本人，都没有“将牙埋藏于燕京

西山招仙塔下”的片言只字。

《辽史·道宗本纪》记载：咸雍七年八月“辛

巳，置佛骨于招仙浮图，罢猎，禁屠杀”。辽史所

谓“佛骨”不明何骨。唐代韩愈所谏的“佛骨”有

文献记载说是“佛指舍利”，也称“金骨”、“真

身”。辽世宗天禄三年（949）仙露寺“葬舍利佛
牙石匣记”记载的是“佛牙”这一名称，而不说

“佛骨”或其他。

辽宋之际舍利大量进入东土，西域各国所

献佛骨舍利不计其数。辽代崇佛风气较之北宋

要浓厚的多。从今天发现的佛塔地宫瘗藏物

看，宋代多为民间供养品，而辽代更多是皇室

贵族供献物，等级规格明显不同。特别是道宗

执政的46年间，是辽朝佞佛最盛的时期，道宗
大兴寺塔、剃度僧人，他本人则是历史上少有

的受过菩萨戒的皇帝。

据赵记，塔毁后在清理塔基时得石函，并

善慧所题沉香匣。匣上有“释迦如来灵牙舍利”

“天会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记”“善慧书盖”等墨

书汉字，还有梵文。今观木匣，几乎每面、甚至

内部都写满了文字，形同小儿涂鸦，稚拙杂乱。

按佛塔瘗藏制度，佛塔的地宫才是瘗藏舍

利之中心所在，且一个佛塔只有一个地宫。所

有的佛塔天宫（即非地宫之塔上任何空间）都

是围绕地宫佛舍利瘗藏的“装藏”供养。

皇室贵族造塔，地宫瘗藏七宝物一定相当

丰富且精美。木匣在佛塔考古中多有发现，但

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属于多重的、不同材

质的套函之其中一重。千佛塔遗址唯见一木

匣，不符合舍利供养规制，更与道宗皇帝、燕国

太夫人和于越宋王的身份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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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牙匣”当是塔身或天宫内的“装藏”物，

而非地宫中的“瘗藏”物，如同应县木塔上发现

的数颗“佛牙”[5]，这些装藏物也一样都是供养
物，供养物不仅在塔成之时放入，而且以后每

次开启地宫或修饰塔像都要充实供养，会有新

的装藏物源源不断地加入。一切自视为宝物的

私人物品都可以作为供养物入藏，其中所谓的

“舍利”也是供养物———或说所有的供养七宝

都可视为“影舍利”。法门寺石室内地下出土的

五重函中有“水晶球”二枚，金陵长干寺宋代地

宫出土了三枚。这些水晶球是典型的七宝供养

物，佛经上称之为“摩尼宝珠”，是“影舍利”，非

“感应舍利”。这些装藏物也如同瘗藏物一样视

为圣物。法门寺出土多颗指骨造型的“舍利”，

即属装藏物。

辽代的舍利瘗藏继承了唐制，以金棺银椁

为主。从法门寺四套舍利函器可窥见唐皇室的

瘗藏规格。[6]耶律家族怎么可能沿用100多年前
的陈腐木匣供养佛宝圣骨！这个寒碜的“牙匣”

不会是瘗藏物，而是后世装藏的个人供养物。

二、招仙其地和善慧其人

研究认为，“招仙”不是塔名或寺名，而是

地名。具体地望不能确知，但有三种可能：

一是在蒙古。《契丹国志》记上京所属之

“招州”，《辽史地理志汇释》[7]列之上京边防城，
招州隶属西北路招讨司。元代称“雕阿阑地”，

在乌格依湖北、额尔浑河上游东岸。契丹语

“雕”与“招”声相转，“雕阿阑”可音转作“招仙”

或“招山”[8]。
二是指“朝鲜”。朝鲜得名非常古老，《山海

经》最早记载了朝鲜这一名字。《尚书大传》释

读“朝鲜”为“朝日鲜明”。“朝鲜”古音本作“招

仙”。《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本朝鲜之

地”。时“朝鲜之地”乃辽的东京版图，以东京辽

阳府为中心的辽东地皆称“朝鲜”。辽阳有辽中

晚期的建筑[9]“大白塔”，或可推测，辽道宗造此
塔，怀有镇国、宁边、示威、怀柔等诸种复杂的

心情。辽阳府应该是招仙所在地，大白塔或为

道宗置佛骨之“招仙浮图”。此外，东京辖内的

锦州大广济寺，今有13级大白塔，有文献记载
塔“造于辽道宗清宁间，后降舍利藏之”，应引

起注意。

三是在中京。中京大定府外城的“大明镇”

今存十三级密檐大塔（俗称“大明塔”），实为辽

代第一塔。罗哲文先生说大明塔即“感圣寺的

佛牙舍利塔”。此塔地处“朝天馆”和朝鲜战俘

营的聚居地，或是“招仙”名之由来。辽道宗置

佛骨于此旧塔，亦有可能。

北宋皇室曾经供养的佛牙有很多，如著名

的唐代道宣律师神授佛牙，还有西州法渊晋献

的佛牙、秦观陪李公择所见“金地佛牙”、沈括

珪过咸平发现的神异佛牙等。王 《华阳集》记载

宋初即有“五牙”，入宋的日本僧成寻在开封看

到的佛牙也不止一颗。随着北宋的覆亡这些佛

牙大都下落不明了。然而陈说佛牙的来历曲折

而离奇。

陈说：后晋出帝不愿向契丹主耶律德光称

孙子，契丹主生气打入汴梁，灭晋自称“中国皇

帝”。仅四个月，因契丹人不适宜中原气候，弃

汴北还。行至真定（河北栾城），德光突然病死

（947），他携带的在汴京劫掠的大量财宝遭哄
抢，其中就有“法献佛牙”。这时刘知远于太原

称帝（947），建立了后汉，佛牙不知怎地就到了
后汉。时不过四年，后周代后汉，刘崇建立北汉

（951），佛牙又转移到北汉。北汉与辽的关系交
好，佛牙就到了燕京。这颗神奇的“佛牙”，不过

五年间，飞落了五国，忽隐忽现。考证充满了意

识流般的跳跃与梦幻。

其实，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天会”年号。

一是北汉天会（957-973），共17年。二是金代的
天会（1123-1137），共14年。两个天会七年相差
了166年！北汉天会七年（963）即北宋乾德元
年，《补续高僧传》记乾德间，善慧授宣秘大师，

掌教门事。若是，则此时的善慧已为宋室所重，

何以用伪朝年号记事？又送佛牙到敌国？题记

牙匣距咸雍成塔又108年，其间由谁保管过此
匣？如此简陋的木匣为何到了宰相家族以后，

也没有重新装校庄严、题记文字？

其实，“牙匣”上的“天会”年号，不会是北

汉之“天会”。文字题记的内容通常是瘗藏的时

间，北汉没有统治过燕京，那时也没有此塔，燕

京只有在金太宗时期才使用过天会年号。牙匣

是善慧放入旧塔的私人供养物。僧人随身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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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的事不足为奇，如南朝建康的法献、唐朝西

明寺道宣、北宋金陵可政，都随身供养过舍利。

以个人私密物装藏佛塔者，不胜枚举。

此时的燕京，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三国战

乱时代。先是宋金联合攻辽；金人破辽后，占据

燕京析津府，洗劫一空后，依约移交宋朝；再金

天会元年（1123），即宋宣和五年，北宋设燕山
府，然而仅两年又被金人武力夺取，燕山府复名

燕京，这一年是金天会三年、宋宣和七年

（1125）。燕京三年间四易国号，战乱频仍，民不
聊生。很快，金灭北宋，金天会七年已是南宋建

炎三年（1129），南北战争如火如荼。这就是燕
京的历史大背景。

燕京的佛教状况又如何呢？起初金太宗对

佛舍利并不感兴趣，也许有感于“辽亡于释”的

前车之鉴。《金史·太宗纪》记：“天会元年（1123）
十月，上京庆元寺僧献佛骨，却之。”[10]最高统治
者对佛教的态度较之辽代有微妙的变化。就西

山一带而言，帝王不再热衷于在这里建寺造塔

供佛，而是大兴别墅园林，以满足个人现世享

乐。如金章宗在西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八大

水院”，驻跸行宫至今犹存。

海陵王虽然推崇佛教，但反对佞佛逾制。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有一次，几个

大臣到寺庙里拜见和尚，和尚正坐，诸臣侧身陪

坐。海陵王知道后大怒道：佛陀能轻舍富贵，自

修苦行，由此成佛，令人崇敬。今人想从佛教轻

易就获取福利实属荒谬！和尚往往是不第秀才、

市井游民出家，身份不及下等官吏。民间老妪

愚昧，行将就木，多有归信，情有可原。大臣辅

宰对和尚如此礼敬，有伤体统。于是严刑处罚

了和尚和大臣。

明代镇澄《清凉山志》[11]记载的“善慧大师
传”，明确他是一位由宋入金的僧官。关于善慧

获师号的年代，明河说乾德（963~968）间，镇澄

说天德（1149-1153）间。一个说是宋初北汉人，
赵记取其说；一个说是北宋入金人。两相比较

不难发现，明河的《补续高僧传》是将“天德”误

写成了“乾德”。镇澄《清凉山志》记载的善慧大

师，在活动地域、历史背景和人物性格诸方面都

更为可信，善慧实为由宋入金的五台山僧人。

西山佛牙，也应是善慧从五台山清凉寺带来燕

京的。

善慧藏佛牙和任僧官的经历应该是这样

的：五台山清凉寺原先有一颗佛牙。金天会初

年，五台山沦陷，清凉寺毁于兵火。善慧构茅庐

暂居，仅避风雨。作为宋人，他一直寻找回归故

国的机会。不久他听说宋朝收复燕京，设立了

燕山府，于是善慧独怀佛牙，径投燕山府。很快，

燕京再被金人占领，汴京也沦陷了。在这山河

破碎、国运衰微的炎凉世态下，善慧无奈退居西

山，匆匆把佛牙藏在一座辽代旧塔上，以避乱

世。没有举行隆重的装藏盛典，也没有大功德

主的慷慨共襄，只有本山数僧见证，木匣粗陋，

而且没有像样的七宝供养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后20多年，善慧独善其身，一心念佛。海陵王
定都燕京（中都）后，访得善慧贤名，请他出山，

赐“宣秘大师”号，铸印令掌教。善慧迫不得已

而受命，掌教达20年之久。临终告诫弟子：“昔
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墟，非轻生乐死，知义

有所重于身也。吾二十年来，己事未纯，为僧务

累，殉轻而遗重，其德亏矣。尔曹勉之，勿踵吾

陋迹也。”言迄而终。

隐息西域，获《五台山研究》主编崔玉卿赠

送《五台山传志八种》，共一函六册，其中载善慧

传记多种，颇为详细。五台山佛牙圣迹尚有待

发掘。笔者抛砖引玉，望同志者深入研究，再出

新成果。

（责任编辑：王国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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